
第一部分  孔孟荀論學 2120

第 一 篇

孔子論學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何謂「學」？它的本意是「效」，可引申為獲得知識或技能

的歷程，等於英文的“learn”。「習」呢？是「實習」、「演習」

之意，亦可以解釋為「溫習」。無論「實習」、「演習」或

「溫習」，它們的意思是很接近的，或它們的基本涵義是相若

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的意思是：「學了，然

後時常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此際，姑且不去詳論這句

話的實際意義，只想指出孔子對「學」的重視。當然，我們

不能說孔子一開始便提出「學」或他認為「學」最重要，因

為《論語》的編者不是孔子本人，而是他的學生。他們是於

孔子死後才將孔子的言論編錄的。但是，至少我會因此而推

想，孔子生前一定很重視「學」，常常向學生談及「學」的

重要性，否則他的學生不會將他談「學」的言論放在第一篇

之始。就算我的推測有點過於敏感，但孔子談及「學」的重

要性的言論在《論語》一書裏實際上是不少的。例如〈雍也〉

篇說：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弗畔」是什麼意思呢？「弗」＝不；「畔」＝叛。所以「弗畔」

即是不叛之意。不叛什麼呢？是不離經叛道的意思。試想：

「博學於文」，加上「約之以禮」，就可以不致於離經叛道，

那麼「學」不是很重要嗎？第一重要的是「學」，這是先決

條件。由「學」到「博學」，然後「約之以禮」，即是再用禮

| 第一章 |　學的重要性

在正式討論為學的重要性之前，於此我要特別指出，很

多時「重要性」等於「目的」，亦同時等於「功效」（即「重

要性」＝「目的」＝「功效」），道與仁便是闡明這個「三即

一」的兩個很好的例子。倘若我們問，為什麼要學呢？答案

可以是：因為它「重要」，它能使我們達道或不叛道。又可

以換另外一個答案：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達道或不叛道。更

可以提出第三個答案；因為它的「功效」可使我們達道或不

叛道。仁的情況與此相同。詳言之，學的「重要性」是因為

「仁在其中」（見〈子張〉篇），或「目的」在達仁，或「功效」

可達仁。不過，在行文中，我會盡量選出一些比較有代表性

或少涉及其他範疇的言論加以探討，務求將界限劃清，以免

模糊或混淆。

孔子的言論差不多都見於《論語》，或最可靠的是見於

《論語》的記錄。《論語》一開卷 —〈學而〉篇便提到「學」，

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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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來加以約束，結果是：不致於離經叛道。如果一開始沒有

「學」的話，何來「博學」呢？亦自然談不上「約之以禮」，

結果亦沒有「弗畔」之事。所以「學」是先決條件，是第一

重要之事。沒有「學」，什麼也談不上！〈顏淵〉篇也有這幾

句話，只是少了「君子」一詞而已。

現在看看另一段說話：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

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

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指六種品德，「六蔽」指六種流蔽。我們於此製作一

個簡表，把「六言」和「六蔽」的關係清楚地列出如下：

		 六言	 六蔽

		1.　仁　 　愚   （被人愚弄）

	2.	　知　 　蕩   （放蕩而無歸宿）

	3.	　信　 　賊   （傷害自己）

	4.　	直　 　絞   （尖刻而刺痛人心）

	5.　	勇　 　亂   （搗亂闖禍）

	6.　	剛　 　狂   （膽大妄為）

本來，仁、知、信、直、勇、剛，都是好事，是人之品

德，可是單獨有這六種品德而不喜愛學問（即「不好學」）

的話，只有帶來六種流蔽！可見「好學」是何等重要了。換

言之，「好學」可以消解六種品德帶來的六種流蔽，否則，

「仁」的結果是「愚」，「知」的結果是「蕩」，「信」的結果

是「賊」，「直」的結果是「絞」，「勇」的結果是「亂」，而

「剛」的結果只是「狂」而已！

在這段說話裏，孔子指出「不好學」之蔽病，使人反觀

「好學」的好處。如果要仁、知、信、直、勇、剛六種品德留

得住的話，人一定要「好學」！只有「學」才可以支撐得住

品德的。這個道理一如只有「學」才可以支撐得住「藝」一

樣。空有「藝」是沒有足夠內涵的，惟有「學」始可以使它

深和厚。吾師饒宗頤教授（1917–2018）生前教學，一直主

張「學藝雙攜」，是非常有見地的。

孔子又說：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篇）

所謂「知命」、「知禮」、「知言」的「知」是「懂得」之意，

而「懂得」之源最大的是「學」！如果不學的話，如何懂得

呢？就算他人告訴你，你亦要學；不認真地去學，如何可以

留得住他人給你的知識呢？所以，只有「學」才可以「知命」

而成為君子；亦只有「學」才能「知禮」而足以立；亦只有

「學」才可以「知言」而得以知人。可見「學」的重要性如此！

或者，作表以示之，便更為易於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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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知命  為君子

學  知禮  立

學  知言  知人

孔子在〈衛靈公〉篇更指出「學」在經濟生活方面的重

要性：

學也，祿在其中矣。

「祿」就是俸祿，是生活上最現實不過之物。倘若人沒有俸祿

的話，生活是相當困難的。但孔子說，學習便可以從中得到

俸祿的，所以何須憂慮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學」可得到

知識或技能；之後，便可得到工作或差事；得到工作或差事

了，自然便獲得俸祿了。事情的發展是順理成章的。

在《論語》裏，有幾處記錄孔子弟子談到「學」的重要

性的言論，於此我要提出來討論一下。雖然它們不是孔子的

言辭，但畢竟是孔門之論；亦有可能本為孔子之言，而為他

的弟子承傳下來的。例如曾子說：

君子以文會友。（〈顏淵〉篇）

何謂「文」？與「學」有關係嗎？「文」是文章、學問或甚至

知識的通稱，這自然而且當然與「學」有關，甚至有密切的

關係。曾子這句說話的意思是：君子用文章、學問或知識來

聚會朋友，可見學問是可以用來聚會（或結識）朋友的，這

當然是「學」的重要性。孔子的另外一個弟子子夏則更重視

「學」了，他說：

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篇）

「道」指怎樣的道？儒道？仁道？人道？天道？或一般所謂的

真理。無論是什麼樣的「道」，實際上都與真理有關，或可

說都是真理。子夏的意思是：君子通過「學」來獲得或達到

真理。在求知的歷程上，真理是最難獲得的，如今子夏卻說

通過「學」便可以獲得，這樣，「學」不是極為重要嗎？

欲罷不能，我再引錄《論語》的一段精彩說話：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篇）

這裏我們要着眼的是子游引用他的老師孔子的說話，即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兩句。這兩句的意思

是：君子學習而獲得真理了，他們便有仁愛之心；一般人（或

老百姓）學習而得到真理了，就容易聽指揮，聽使喚。圖解

之如下：

	    	  道  愛人（君子）

學

		     道  易使 （小人）

結論是，「學」無論對君子或小人都是重要的。君子由

「學」而得道，然後產生愛人的行為；小人亦由「學」而得道，

然後才得以「易使」。「學」的價值 —社會或人事上的價

值是顯而易見的，誰能說它不重要呢？

於此我要特別提出《論語》裏孔子的兩句說話，稍為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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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里仁〉篇記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之言與「學」有關係嗎？我這樣理解：「聞」不止於

聽聞的表面層次，而是已涉及認知的深一個層次，因為若只

限於聽聞，一個人是不會理解或覺悟真理（道）的，只有認

真地去理解才會悟道，進而「夕死可矣」的。這「認真地去

理解」不可能不涉及到「學」的參入，或說不可能不涉及到

某形態或某層面的「學」，而最有可能的是探索式或探討式

的「學」，只有這樣才能悟道，才值得「朝聞夕死」！其中過

程是這樣的：

朝聞  學（理解  覺悟）  道  夕死

不知道這樣理解「聞道」兩字是否適當呢？大概不致於

神經過敏吧！由「學」而理解到覺悟真理，最後覺得「夕死」

都有價值，這能說「學」不重要嗎？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

看「學」，「學」真是超級重要了。

| 第二章 |　學的目的

「學」的目的自然因人而異，故可以說是多樣的，但大概

都跳不出追求知識和技能，或明白道理和尋求真理的範圍；

至於為了特別原因，如為了作奸犯科而學，只能說是「非常」

目的，或屬怪異一類而已。

孔子提出的「學」的目的都與自我修養有關的，換言

之，都與修身有關的，或可以說，「學」的目的在乎修身。他

的言論有時是原則性的，但有時亦涉及到個別的。現在我們

就這兩方面舉出一些較明顯的例子來看看。

〈憲問〉篇記載孔子說：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不怨天」與「不尤人」兩句不難明白，意思就是說：不怨

恨天和不責備人。「下學而上達」一句卻須小心領會。「下學」

指學人事，即學習一些平常的知識；「上達」指達天命，即

透徹了解很高深的道理。「下學」和「上達」表面看來，似乎

是兩回事，互不相關；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只有通過「下

學」這個階段才能到「上達」的境界。在「學」的過程中，

一定先要學習一些平常的知識作為基礎，然後才可以進一步

了解，更而透徹地了解很高深的道理。故此，「學」是不可

或缺的。沒有「學」便沒有「達」；沒有「下學」便沒有「上

達」，故「學」是先決條件！但，「下學」決不是「學」的目

的，「上達」始是它的目的。「下學」只是手段而已。如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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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目的的話，孔子亦不會提出「上達」了。又如果「下

學」是目的的話，這目的真是太低了，又怎會涉及到天呢？

「知我者其天乎」一句不是落空了嗎？同一篇孔子說：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能夠「上達」的是君子，只能「下達」的是小人，所以「下

學而上達」的是由小人進而為君子。孔子要我們做的是君

子，他為「學」的目的是要做能夠「上達」的君子！何嘗是

小人呢？

同一篇孔子又說：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所謂「學者」是指為學的人或學習的人，並不含英文的

“scholars”之義。如果一定要翻成英文的話，大概是“learners”

較為適合。

孔子這兩句說話明確地指出古代的學者與當時（指孔子

之時，即春秋時代）的學者為學的不同目的：

古為己，今為人

何謂「為己」？何謂「為人」呢？我們一定要弄清楚。

「為己」的表面意思是：為了自己；「為人」是為了別人。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一定會問：「為己」不是很自私嗎？

「為人」不是很正義嗎？「今之學者」不是比「古之學者」好

嗎？這是誤解，完全不是孔子的原意！「為己」是指為了修養

自己的學問道德。這是「古之學者」的目的。「為人」是為了

裝飾自己，給別人看。這才是「今之學者」的目的，意思跟

一般人的猜想是剛剛相反的。孔子所推許的是「為己」的古

代學者，而反對甚至抨擊的是「為人」的現代學者。我們或

會問：孔子眼中的「古之學者」實際上是哪些人呢？我相信：

一定是他屢屢提到的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一

類的大賢大聖，因為這些歷史上的大人物曾為中華民族立過

不少汗馬功勞。他們生前立德、立功、立言，為中華文化的

大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作出過偉大的貢獻。

從這短短的兩句說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孔子認為

為學的目的最重要在乎「修身」（即「為己」），因為只有達

到「修身」的階段才可以更進一步：齊家。家齊了，才可國

治；國治了，才能夠天下平。整個歷程如下：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這是儒家所講的「內聖外王」之學。「內」指身內或內

在；「外」指身外或外在。「內聖外王」的意思是：內在是聖

人，外在是王者。所謂「王者」是指具有儒家品德（最重要

是「仁」）的統治者，而不是那些靠武力統治人民的「霸者」。

至於為了個別原因而為「學」的，我們亦可以舉出一些

例子。孔子曾經對他的兒子伯魚說：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

氏〉篇）

「詩」有人認為指《詩經》，「禮」指《周禮》。我比較喜歡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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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般的說法，「詩」是指一般的詩歌，禮亦指一般的禮儀。

孔子認為不學習詩歌便不會說話，不學禮儀便不能夠立足於

社會。所以「學詩」的目的是「會說話」，而「學禮」的目

的是「立足於社會」。這個「學」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

簡表之如下：

學詩  可以言

學禮  可以立

人是社會的動物，人與人之間是需要交往的和溝通的，

而交往的正途是要通過禮儀，溝通的方法是必須說話。詩歌

的內容是多樣的，豐富的；它們的語言又是技巧的，靈活

的，不少更具有高度的藝術性的，故此孔子主張他的兒子

伯魚「學詩」，從詩歌中獲取豐富的知識和語言的技巧，從

而有助於他與別人談話溝通。禮儀的種類亦多，如婚禮、喪

禮、飲酒禮……等等。每一種禮都有它的特別程序、儀式，

都是要講規矩的，不能隨意為之或是亂來的。這些規矩便是

立足於社會的依據。倘若沒有這些規矩，如何成社會呢？或

如何有安定的社會呢？人與人的交往沒有規矩了，社會不是

會亂嗎？小亂還可忍受或補救，大亂便不堪設想了！它可以

引致國破家亡的。孔子要他的兒子「學禮」真是苦口婆心！

可見「學」的重要如此。

又且細看這段孔子的說話：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篇）

這指出了「學」與「知」的密切關係。為了清楚起見，我將

這段說話化作簡表如下：

生  知 （上）

學  知 （次）

困  學  知（又其次）

困  不學  無知（下）

相信除了具有大智慧、大聰明的聖賢有「生而知之」的

資質外，一般人大多數只能「學而知之」；次一等是「困而學

之」，然後才可「知之」。至於「困而不學」，自然是永遠達

不到「知之」的境地了，這與「學」拉不上任何關係。

一 般 的 情 況 是 頗 為 明 顯 的 ， 要 「 知 之 」， 自 然 要

「學」—無論什麼程度或形式的「學」，否則便不能「知」，

或說「無知」。「困而學之」，雖然說「又其次也」，但至少

知道自己「困」而肯「學」；肯「學」便會破解「困」，而終

能達到「知」的地步。總之，肯「學」便會「知」，無論是

主動地、自然地去「學」，或因為有困難才去「學」。故「學」

的目的是要達至「知」或破除「無知」。除非一個人永遠甘

心停留在「不知」或「無知」的階段，否則必須「學」！

《論語》裏記錄了孔子一段說話，很耐人尋味。它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述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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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翻成語體文，就是這樣：「讓我多活幾年，到五十歲時

候去學習《易經》，便可以沒有大過錯了。」可猜想當時孔

子應該是四十餘歲，正是壯年之時，學問已開始成熟。但，

為什麼「到五十歲時候」才去學習《易經》呢？早一些或遲

一些不可以嗎？我猜疑這與他的自我修養歷程是有相當關係

的。〈為政〉篇記載了以下的孔子這段話：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

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五十而知天命」一句。所謂「知

天命」是說「懂得天命」的意思。何謂「天命」？是上天的

旨意和命令的意思。所以「知天命」便是懂得上天的旨意和

命令之意。杜甫（712–770）〈曲江二首〉詩有道：「人生

七十古來稀」，故此，人生到了五十歲之時已過了生命歷程

的大半，無論人生經驗或學問累積都應該頗為豐富了，亦應

該到了「知天命」之時了。此所以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

但人到五十歲與學習《易經》有什麼關係呢？這自然與《易

經》的性質和內容有關。《易經》基本上是卜筮之書，主要

是談論陰陽變化、吉凶禍福的。《莊子．天下》篇說：「《易》

以道陰陽。」可見《易經》的特質和重點所在。但，陰陽變

化的範圍可謂廣闊得很，無論自然（天地）間的變化和人事

上的變化都包含在內。如果能夠讀通《易經》的話，天地間

和人世上種種變幻的事情都可預知，或至少可以看清楚，掌

握得到，或更可以趨吉避凶，招福卻禍。

我相信，人生經驗和學問累積到了中期以後—即五十

歲之時才可產生「知天命」的智慧，而這種智慧又要靠學習

《易經》才能真正形成和發揮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易

經》至少作為一種強烈的催化作用。學習過《易經》之後，

「知天命」的智慧真正具備了，落實了，處理事情便「可以無

大過」了！

「無大過」是「學《易》」的目的，亦自然是「學」的 

目的。

於此回頭再細看上引〈為政〉篇的「吾十有五」一段。

這回我們要注意的是首句，即「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一

句。就是由於孔子十五歲便有志於學問（按，古時十五歲便

入太學讀書），故此能夠做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人生修養能

步步邁進，基本上是始於自幼便「志於學」！《老子》說：「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此之謂也。可見「學」是多麼重要啊！

我們也許可以說，在孔子的修身過程中「學」的最終目標是

「從心所欲，不踰矩」。難道不是嗎？

最後，我再舉一個例子去說明「學」的目的。〈泰伯〉

篇記：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榖，不易得也。」

「三年學」是說學習或讀書三年的意思。「穀」指做官。古代

以穀米為俸祿，故以「穀」代表為官的俸祿（即今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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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年學」的「三年」應該是指讀大學已有三年的意

思。根據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在〈大學章句

序〉說：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

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我認為十五歲之前，即未入大學之前，所學的還未及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未有做官的資格，亦

應該沒有做官的念頭，當然「不至於穀」。及至十五歲入大

學之後，學習了三年，有些成績了，有些學生可能有出來做

官之想，這是可以理解的，或說是頗為自然的。如今孔子認

為讀大學的學生，讀了三年書，有些成績了，卻沒有出來做

官的念頭，是頗為難得的事。

此際我們要着眼的反而是「三年學」可「至於穀」的當

日實際情況，否則孔子也不會發出「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的讚歎。我猜想，當日的實況是，學習三年之後便可以做官

了。〈衛靈公〉篇不是透露了這點消息嗎？它記載孔子說：

學也，祿在其中矣。

故此，「學」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至於穀」，即是「祿」，

亦即是做官。誰說「學」的目的只是求道或達道呢？

| 第三章 |　學的功效

經過以上兩章對「學」的討論之後，我們自然清楚地知

道「學」對我們的人生是不可或缺的，不過，那兩章的焦

點，一在「學」的重要性，一在「學」的目的，還不曾落在

它的功效上，這一章我們便正面的討論這一點。

「學」的功效，真可謂大了！人們學習以後，便得到了知

識，之後，便可以進一步進德或修業。進德一途最終可以使

到一個普通人進而為士，為君子，甚至為賢人、聖人；修業

一途可以使一個凡人進而為士、大夫、卿、相，甚至為王為

霸。我真實相信，知識可以產生權力，有權力便有地位。這

道理簡單得如下列的表：

	     	  進德  士  聖、賢

學  知識

	     	
 
修業  士  王、霸

在《論語》裏正面涉及「學」功效的言論不算多，但總

可以通過它們窺見孔子或孔門弟子對「學」的功效的重視。

先看孔子這一段話：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衛靈公〉篇）

孔子本是個好思考和好學習的人，但他始終認為思不及

「學」，因為「學」是實際的，直接的，易見成果的；而思是

空洞的，飄忽的，難見成果的。他坦白地說，他「曾經整天


